
过 了 腊八便是年
□ 魏晓文

“ 过 了 腊八便是年 ”农历腊月 初八 ，是
腊月 的第 一个节 日 。在故乡 西府 ，大 多数
家里都会做腊八粥来过这个延续了 几千年
的节 日 。

这 一 天 ，无论谁家 光景 好坏 ，有 钱没
钱 ，乡 亲们都会做腊八粥 。条件差就用 大
玉米糁子和大豆 一起煮 ，快好时放进 去燣
好的豆腐和红萝 卜 菜 ；条件好就用 大米 、红
枣 、花生米 、核桃 、桂 圆 、葡萄干 、枸杞 、银耳
等。因此 ，腊八粥也就有咸味 、甜味之分 。

腊八粥要在腊八这天一大早就吃 ，因
此腊八的头几天就开始准备 。腊月 的第一
天 ，祖父早早把挑拣好的半袋玉米带到村
子 中 央的碾盘上去碾 。这是手工劳动 ，需
要有 一定的技术 。碾大糁子之前玉米要挑
选一下 ，以防有老 鼠咬坏的玉米粒在里面 ，
此外在碾之前还要适 当 加水 ，加水 的 多 少
以及碾 的 时 间和分寸要掌握好 ，不然碾 出
的糁子就会很碎或者大小不一 。有 的人嫌
麻烦就干脆去找 电磨子打糁子 （打 玉米的
电磨子和打麦的电磨子不是一个机器）。

祖父碾大糁子 时 ，我们就会帮 着推碾
盘 。祖父 一边指挥着我们推碾 ，一边用 笤
帚把碾到外面 的 玉米粒扫进去 ，来来 回 回
反复多次之后 ，大糁子就基本好了 。

除 了 大 糁 子 ，还
要准备与之相关的食
材 。豆腐 已经在走村
串 巷的换豆腐人那
里用玉米换好。自
家地里拔好的蒜苗
和刚挖出来的红萝

卜 以 及 提 前 在 集
市 上 买 好 的 洋 芋
都是做腊八粥不可
缺少 的 。豆腐 、红萝
卜、洋芋切成小块状 ，

蒜苗切成节 ，有 了 这些就
可以开始燣菜了 。

为 了好煮一些 ，需要把干的大糁子和 白
豆先在水里泡一阵子。等水烧开后 ，就倒入
白 豆 ，还要加入适量的碱面 。腊八粥要用硬
柴大火烧煮 ，等锅溢了添凉水再小火慢煮 。

需要多次加水反复煮 ，在此
过程中可以提前把盐及调

料放入 ，这样也能让腊
八 粥入 味 。晚上 临

睡 前 把 硬 柴 直 接
塞 在 锅 眼 里 让 它
自 己烧着 ，有 时需
要 撒 上 一 大 把 锯
末 ，盖 住 大 火 ，以

防 火太 大 ，也 是为
了 让火缓慢而持续地

烧到天亮 。腊八 当 天天
不亮 ，母亲就早早起来 ，等

到 糁子完全煮烂之后 ，加入燷
好的豆腐和红萝 卜 菜 ，搅拌均匀就好了 。

经 过近十个 多 小 时的熬煮 ，精华全聚
集在这 一锅粥里 了 。舀 上 一碗给土地爷 、
财神爷 、灶爷等诸神进献后 ，家 里人就可

以 坐 在 一 起 品 尝 这 香 喷 喷 的 腊 八 粥 了 。
大多数时候 ，乡 亲们会把 自 家做的腊八粥
给左邻右舍分一些 ，让邻居们都尝 一下味
道 。由 于 各家 用 的食材 不 同 ，做法不 一 ，
做 出 来 的 味道也 不 一 样 。那 时 的 我特爱
吃别人家用大米和 白 豆做的腊八粥 。

黄 的 豆子和 玉米 、红 的 萝 卜 、绿 的蒜
苗 、白 的 豆腐 ，这样 的 一 碗腊八粥无论颜
色和味道 ，都是 一 顿 丰 盛 的佳肴 ，是 乡 亲
们的 真情和美好期待 。吃不完 的腊八粥 ，
给 瓷盆里 舀 出 来一 些 存着 。冬季天冷也
不怕放坏 ，一般可 以连着吃好几天 。

那时正在上 小学 高年级的我 ，早上吃
上一碗热乎乎的腊八粥 ，一整天心 里都是
暖暖 的 。下课后 ，同学们便会互相 问 ：“你
妈做啥腊八粥？”比着谁家做的好吃 。

现今 ，我们基本都在使 用 电 饭锅 、高
压 锅 做饭熬 粥 。哪 像 过 去 做 饭 ，烧烧停
停 ，折腾好几个小 时 。科技在发展和进步
的 同 时 ，一 些 传统 的 东 西 也在慢慢消 失 。
但在我骨子里 ，始终觉得用 柴火做的 吃食
更好吃 。

年 的脚步 近 了 ，我 已经很久没有 吃过
家乡 的腊八粥 了 ，我真怀念儿时母亲用 柴
火熬煮的腊八粥 。

来瑶　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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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近 一 段 时 间 ，酒 桌 上
流行 一 句 话 ：不 为 吃 饭 ，只
为 见面 。

这 话 有 些 道 理 ，吃饭 是
每个人 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，
与 某 个 人 或 某 些 人 见 面 却
不是每天都能做到 的 。

设 个 局 ，点 几 样 小 菜 ，
喝几杯小酒 ，大家 聚 在 一起
说 说 话 、拉 拉 家 常 ，都 不 失
为 一个联系 感情 的 好方法 。

这 年头 ，谁也 不 缺 一 口
饭吃 。而 且 基于 健康考虑 ，
谁也 不愿下馆子 ，都认为 家
里 的饭可 口 、好吃 。

所 以说到底 ，“吃饭 ”还 不是 “为 了 见 面 ”吗 ？
前 年 ，商 洛 山 区 的 一 位 邮 政 投 递 员 来 到 西

安 ，要 随 行 的 女 儿 打 电 话 给 我 ，说 是 想 见 一 下 。
这位投递员 是省级劳动模范 ，在 山 沟 里跑 了 一 辈
子 邮路 ，为 当 地 群 众 做 了 许 多 好 事 ，大家 很 喜 爱
他 。上世纪八十年代 我 曾 采访 过他 ，并 写 过 一篇
通 讯发在陕西 日 报上 。好 多 年 不 见 了 ，我还真 的
想见见他 。问 清 了 他 的 住址 ，当 天下 午 我们就见
了 面 。跑 这 么 远 的路 ，非 要 见个 面 ，我 总 以 为 他
有 什 么 事 情 要 帮 忙 ，可 是 他 始 终 没 说 这 方 面 的
话 。分别 时 ，我 请 他 一 起 吃 晚饭 ，他 摇 头 说 ：“不
了 ，不 了 。见 个 面 就行 了 ，知 道 你 身 体好我 就放
心 了 。”原 来 是 这 样 ，我 忍 不 住 鼻 头 一 酸 。我 知
道 ，他多年跑 山 路 ，一 直患有 腰腿疼和 胃 病 ，没想
到他对我这 么 关心 。

不 久 前 的 一 个 下 午 ，单 位 同 事 打 电 话 ，要 我
去 一 下 ，说基层来 了 个老 同 志 要 见我 。退休几年
了 ，我 很 少 去 单 位 ，可 是 基层 来 了 老 同 志 不 去 是
不行的 。我赶忙放下手 中 的 活儿 ，到 了 单位 。来
人 是 旬 邑 县 的 退休职工 ，当 年也是 一 位乡 村投递
员 ，今年 已经七十 多 岁 了 ，看老人 的 长相 ，我猛然
记起他也 是 一 位省部级劳 动模范 ，我在从事 工会
工作 的 时候 曾看望过他 。老 人很热情 ，也很健谈 ，
拉着我 的 手 ，说不 完 的 话 ，忆过 去 的 事儿 ，说今天
的 人 ，我们聊 了 很久 。他 从 旬 邑 跑 到 西 安 ，又 让
人 打 电 话 找 我 ，一 定 是 有 什 么 事 情 ，我就 问 他 有
什 么 要 帮忙 的 没 有 ，他连连摇手说 ：“没有 ，没有 ，
就是 时 间 长 了 没见 ，想得很 ！见见就好 了。”

跑这 么 远 的 路 ，就是 为 见 一 面 ？你也可 能 不
信 ，事实却 真 是 这样 。

世 界 上 ，人 需 要 的 不 仅 是 物 质 ，需 要 的 还 有
精神 。吃 饭 ，是 人 生 存 的 必 须 ，见 面 说 话 也 不 能
缺 少 。所 以 说 ，“不 为 吃饭 ，为 了 见面 ”还 是 有 一
定道理 的 。桑

池，
等
你
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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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 山 西绛县和垣 曲 交界 的地
方 ，有 一个美丽 的小 山 庄 ，多 少 年
来 ，静静的躺在 中条 山 里 ，守着 日
出 月 落 ，繁衍着一代又一代的百姓
人家 ，这就是我热爱的家乡 ，桑池 。

桑池村地势如盆 ，四 面环 山 ，
海拔 1600多 米 ，是垣 曲 和绛县的
分水岭 ，一 座大 山 傍着 两 条河流
的 源 头 ，一条 向 北 ，流 向 绛县 ，一
条 向 南 ，去往垣 曲 。这 里隶属绛
县 ，但距离绛县县城有 60多里 ，而
距 离垣 曲 县城不 到 30里 。因此 ，
这里的人们 日 常购物大多去往垣
曲 ，和垣 曲 联姻的也 比较多 ，民俗
风 习 一代代传承下来 ，所 以 ，这里
都是说着垣曲话的绛县人 。

家乡 的秋天 ，是最繁
盛热 烈 的 季节 。仿佛春
与夏的拼搏 ，在这一时令
要决一分晓 ，田野从她宽
阔的胸膛里 ，蔓延着一浪
又一浪成熟的气息 ，像是
一个伟大的母亲环抱着儿
女 ，从容而宽裕。山葡萄
黑了 ，五味子红了 ，八月 乍
也咧嘴笑了 ，各种好吃的
很甜的野果子 ，都躲在林
中的枝枝蔓蔓下面 ，喂饱
了 山 间劳作的人们 ，欢喜
着天上地下的飞禽走兽。

清晨 ，不等红 日 从东
山挂起 ，静静的小村庄就
悄悄腾起一 团 团 白 雾 ，氤
氲在房屋 、田 间 、农作物
之 间 。这 是 山 里秋天特
有的景象 ，像是哪位仙女
甩着洁 白 的纱袖 ，恋不够那农家院
里的玉米儿黄 ，苞谷子香 ，迟迟不
肯散去 。当太阳刚刚跳出 山尖儿 ，
牛 群就 要 进 山 了 ，放牧人 打开栅
栏 ，啾啾地甩响皮鞭 ，得意地吆喝
两嗓 ，那 圈 中 的大牛小牛 ，牛子牛
孙 ，便踩着朝阳哒哒哒哒上路了 。

山 里 的秋天 ，天空很远很蓝 ，
空 气透 明 度 也 极 其 的 高 ，放眼望
去 ，双眸如洗过 一般清晰 。那 山 ，
那水 ，那人家 ，村 民憨厚羞涩的脸
庞 ，耳边尤其 的清静 ，还有那鼻息
间 流淌 的野花儿香 ，让你 有 一 种
忘我 的舒畅 。白 露 已过 ，霜降将
至 ，气温逐 日 变冷 ，那东边 山 洼里

有 一 方 上 百 亩 的枫树林 ，被催得
一 夜之 间 ，倏然就红 了 个烈 烈 艳
艳 。它们成片成片地填铺在峰峦
叠嶂的 山 黛之 间 ，远远望去 ，分明
是哪位仙家 的神来之 笔 ，蘸满重
彩 ，舞 尽 了 兴 致 ，染 红 了 山 川 沟
壑 。走近枫林 ，那片片 红叶挂满
枝身树梢 ，密密 实实 ，一 串 儿一 串
儿 ，看似顿挫有序 ，细观却又错综
交 织 。置 身 于枫林焰火之 中 ，仿
佛心也跟着燃烧起来 。让你静有
处 子 之 美 ，动 有 烟 花 绽 放 之 绚
烂 。信手采下几片 ，秋 ，便豁然于
方 寸指掌之 间 。枫林之外 ，岭头
之上 ，一 片 金 黄 随 着 秋风起伏摆
动 ，那是一片美丽 的栎树林 ，岭上

岭下 ，红黄 相 映 ，美 的如
醉 如 憨 。齐 力 装扮着家
乡 的秋天 。犹如完美绽
放的人生 ，不留遗憾 。

桑池 的 秋天是诗 意
的 。那天地之间 ，蜿蜒小
路 ，炊 烟 农 舍 ，饶 有 意
境 。尤 其 是那屹立在村
口 岭上的一片塔松 ，数百
年来 ，像一队护佑这里风
水的大将军 ，不分寒冬酷
暑 ，为这里的人们搭起一
道绿色的屏障。春来 ，它
看百花盛开 。冬至 ，笑纳
千 山 白 雪皑 皑 。当 十月
的阳光 ，为层林披上七色
彩装 ，山体的颜色便跟着
太 阳 的 转 动 而 深 深 浅
浅 。那 山 的 棱 角 和 曲 线
在晴空下也更加显明 了 ，

像 一道道起伏的彩带缠绕在我家
乡 的 周 边 。秋 高 气倍 爽 ，天分外
的 蓝 ，白 云 贴 着 它 缓 缓 流 动 ，偶
尔 ，或可见苍穹之下 ，一群大雁一
字成形 ，“咕嘎咕嘎 ”正往南飞 ，这
秋声 秋 色 的 画 面 ，怎能不 叫 你赋
诗一首呢 ？

我爱我的家乡 ，胜过爱我的容
颜。容颜可老 ，乡情与 日 月 常在 。

如 若 你 的 幻 想 中 ，有 座古老
静美 的 小 山 庄 ，有 着人之初最简
单 的 安 宁 ，那 么 ，请你来 ，在下一
个秋天 ，桑池 的 山 ，桑池 的 水 ，那
红 了 千树万树 的 枫叶 ，还有 桑池
儿女的侠骨柔情 ，都等你来 。

朱金华　书 法

冬 日 九寨　章琦　摄

下 一站会更精彩
□ 袁国燕

人这 一 生 ，无爱不欢 ，无年
不新 。

一 直觉得 ，年是 一 个驿站 。
无论再怎么策马奔腾 ，都得在这
里休憩 ，又从这里出发。希望一
直在前方招手 ，我们
便有理 由相信 ，下一
站会更精彩 。

年是相 同 的 ，每

个 人 的 年 ，却 各 有
不 同 。

小孩的年 ，最乐
压岁 钱 ；游子 的 年 ，最想 回 家看
看 ；商人的年 ，最盼商机无限 ；而
女人的年 ，在团 聚 、憧憬之中 ，似
乎还氤氲着亘古 的怜惜 。这种
怜惜 与 幸福无关 ，与 爱情无关 。
它是花与叶的私语 ，是身体与心

灵 的 对 白 ，更是 岁 月 静 好 的 祈
祷。年年岁岁花相似 ，岁岁年年
人不 同 。年正 以隆重的仪式宣
告着 ：青春的花瓣又掉了 一片 。

但 我 毫 不 怀 疑 ，心 怀 美 好

的 人 ，永远 是 幸 运 的 。这 些 年
我们落去 的花瓣 ，都化作春泥 ，
成 为 心 灵 的 营 养 。我 们 的 从
容 、自 信 ，我们的纯简 、善 良 ，都
是 花瓣 分泌 的 芬 芳 ，更 是 对 时
间理财的收益 。

陈忠实曾说：“我们的生活状
态有三分 ：时间分为工作 、休息 、
生活 ；场所分为家 、办公室 、第三
地 ；人生分为去年 、今年 、明年。”

陈老师 已经没有 了新年 ，但
他为忙碌的众人理
清 了 活 着 的 状态 ，
让混沌的 日 子分 出
了 眉 眼 ，也 为 人 生
写 出 了 句 号 、叹 号

和问号 。
而 新 的 日 子 ，

是一眼望不到头的省略号 。这一

串密密麻麻的省略号 ，是分分秒
秒的光阴 ，更是一步一步的光明 。

雄鸡一唱天下 白 。一起预约
2017的“鸡”祥吧。让我们从心出
发 ，走出新意 ，做更好的 自 己 。

写给腊月 的情书
□ 韩景波

数过一个个 日 子 ，迈过一个
个月 份 ，时光老人就将一年的腊
月 又送到 我们 的 面前 。腊月 是
个多情的月 份 ，每 当 我们走进这
一年最后的时候 ，心中不免多 出
一些期待 、兴奋与感慨 。

走 进 腊 月 天 ，注 定 要 与 风
雪 同行 。漫 山 遍野 ，
粉装 玉砌 ，到处是耀
眼的 白 ，到处是纯洁
的 美 。一 座 座 高 山
上 的青松戴雪 ，英姿
勃发 ；一垅垅 田 亩里
的麦苗 ，被雪深埋在
厚厚 的棉被里 ，似乎舒服极 了 ；
一 簇簇 路 畔 的 迎 春花 ，以及庭
院里 的 一 剪 梅 ，枝 头 已 见 花苞
灿烂 而甜 蜜 的 笑 容 ，浸 染 了 整
个冰雪世界 。当 生命 的 寒流将
美 丽 的 憧憬 化为 飘渺云 烟 ，你
会发 现 ，冻土 里 万 紫 千 红 的 盎
然春色正在酝酿 。

走进腊月 天 ，年的味道一天
比一天浓 。刚跨进腊月 的门槛 ，
腊八粥的香味就扑 鼻 而 来 。在
乡 村 ，赶集 是腊 月 里最 隆重 的
事 。男 女老 少 都怀 着 兴奋 ，揣
着期 盼 ，上 街 去 置办 年货 。冬
天让 大地褪 去缤 纷 ，年又 让 它

恢复 了 灿烂 。杀年猪也是乡 间
人 在 腊 月 里 要 干 的 重 要 的 事 。
猪叫 声此起彼伏 ，跟着河水流过
来 ，顺着风儿吹过去 ，缭绕在乡
村上空 ，也成了这时的天籁 。

走 进 腊 月 天 ，思 乡 的 情 绪
开始蔓 延 。无 论 身 在何 方 ，思
念 的种子都会在 一夜之 间 迅速

发芽 、膨胀 。不 管是满载而归 ，
还 是行 囊 空 空 ，只 要 平 安 回 家
比 什 么 都好 。可 以 说 ，腊 月 从
头 到 脚 都 是香 的 ，腊 月 的香 完
全 不 同 寻 常 ，它 的香在骨子里 ，
在灵魂深处 。

腊 月 天 ，雪 如 花 、如 絮 ，风
厉如哨 、如刀 。但冰
冷只 是这 时的表象 ，
热 闹 与 喜 庆 才 是 这
时 的 内 容 。红 红 的
春联贴上去 ，红红的
灯笼挂上去 ，热烈的
烟花飞起来 ，五彩缤

纷 的衣服穿 出来。有什 么 时候
比 这 腊 月 天还 无忧无虑 、欢 乐
开怀呢 ？腊 月 天 ，这里 只 有 安
宁和祥和 ，只有 回味和享受 。

腊 月 是 封 底 ，掀 到 最 后 一
页 ，年 也 就到 了 。农历 的 年 也
叫 “春节”，就是 说 ，过年 ，我们
也就踏上 了 去春天的路 。

带 着 老 妈 去 旅 行
□ 韩卫红

经 过十二年 的辛勤苦读 ，儿子终于考
上 自 己 心仪的大学 。老妈也结束了 陪读的
生活 ，可 以安心 在家里颐养天年 了 。有 一
天 ，新 闻联播结束 ，播放天气预报 时 ，电视
里 出 现 了 浩淼的大海和浊浪排空的壶 口 瀑
布 的画 面 。老妈看 后 问 我 ，大海到 底有 多
大？壶 口 瀑布哪里像壶 口 ？我听 了老妈的
话 ，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。这些年 ，老妈为 了
做好儿子的 后勤保障工作 ，几乎没 出 过远
门 ，应该让老妈看看家以外的世界了 。

国 庆前 夕 ，我们姐 弟 三人商 量决定利
用 长假带 老 妈 出 门 旅游 。起初 老 妈 不 太
愿意去 ，究其原 因 无非就是路上如厕 不方
便 ，住 的 旅馆 不 干净 ，她的腿不能走长路
等等 。还搬 出 了 怕给儿女找麻烦 ，怕 多花
儿女 的 钱 的 理 由 。最终架不 住我们 几人
的轮番劝说 ，答应和我们一起 出游 。

10月 2日 是老妈 77岁 生 日 ，我们一行
大小八 人 ，收拾好行李 出 发 了 ，目 的地是
山 西 省 太 原市 。为 了 让老妈尽快适 应旅
途 生活 ，车开到 渭南服务 区 ，便进 行 了 休
息 。当 她看到 干净整洁 的厕所 ，免费提供
的开水等等 ，高兴地对我说 ：“我 以为 坐长
途 车时上厕所是很麻烦 的事 ，需要不停的
在路边 找 ，谁知现在 的公路上还修 了 这 么
好的休息场所 ，这下我也可 以放 心地喝水

了 ，也 不怕找 不 着厕所 了 ”。打 消 了 老妈
上厕所 的顾虑 ，我们车子就放心 的在高速
公路上风驰电掣般行驶了 。

当 天 中 午 ，我们就到 了 永济市 的普救
寺 。一 进大 门 ，就看见一个二三百层 台 阶
的楼梯 ，只有上到高层楼梯 ，才能看到其中
的景 点 。由 于老妈 的膝盖有 骨质增生 ，不
宜走长路 ，只能勉强上低层楼梯 。老妈为
了 不让我们失 望 ，拉着楼梯旁的铁索开始

了 攀登 。我和家人们急忙在旁边搀扶着 ，
齐心护着老妈登上 了 普救寺 。坐在凉凳上
休息 时 ，老妈还意犹未尽地给我们讲着张
生和崔莺莺的故事 ，看得出她玩得很高兴 。

游览 完普救寺 ，我们驱车来到 了 鹳雀
楼。由 于停车场离景点还有一段距离 ，这段
路又让老妈犯 了 愁 ，这时 ，我们拿出 了秘密
武器——轮椅 。起初 ，她不肯坐 ，说 自 己又
不是残疾人 ，坐什么轮椅 ，让人笑话 。我们

又是给她示范 ，又是试坐 ，当 她看到有 的游
客走着走着就坐到轮椅上时 ，才肯坐上去 。
当 我们登上楼顶时 ，她兴高采烈地告诉我 ：
“ 从小就背诵 ‘欲穷千里 目 ，更上一层楼’，没
想到今天我也登上这座楼了。”

接下 来 的 两 天 ，我们领着老妈游览 了
晋 祠 、薰衣草庄 园 、乔 家 大院和 平遥古城
等景 点 。最后 我们带着老 妈奔 向 了 她 向
往 已 久 的 黄河壶 口 瀑布 。河 水流动震颤

着大地 ，老妈 不 敢往河边走 ，觉得地要塌
陷下去 。后来在我们的搀扶下 ，才缓缓走
向 瀑布 边 ，欣赏 了 壶 口 瀑布 的 美景 ，还 留
了 影 。上岸后 ，老妈告诉我 ，水声 真大 ，这
就叫 “震耳欲聋 ”吧 。

返 程 和 老 妈 闲 聊 时 ，老 人 家 一 路 感
叹 ，我们工作那会儿 ，出 门在外可真受罪 。
路面窄 、路况也不好 ，尤其是厕所 ，路上很难
找 ，更别提喝热水了 。出门基本上都不愿坐

汽车 ，更别提 自 驾旅游了 。现在的高速公路
又宽又平 ，路上每隔一段路还有服务 区 ，真
方便 。在景 区 ，还对老年人提供各种便利 。
当我问老妈以后还和我们出来玩不？老妈开
心地说：“玩 ，为什么不玩 。儿女孙子都陪我
玩 ，全家人高高兴兴地 ，多美呀！”

路途 的 风景 纵使再 美 、再迷 人 ，也 抵
不 过和 母 亲 一 路上在 一 起 的 温 暖 。此次
拉着 自 己 的老母亲去看看外面 的世界 ，让
劳 累 了 一生 的她身 心得到放松 。其实 ，作
为 儿女 ，我们真心 的 感谢母亲给 了 我们姐
弟 一次尽孝 、团 聚 的机会 。自 从我们长大
成家之后 ，都各 自 忙事业 、孩子和小家 ，每
年能聚齐的次数屈指可数 ，更别提全家 出
门旅行 了 。

“ 谁言寸草心 ，报得三春晖”。如今我
们都 已 过 了 不 惑之年 ，懂得 了 感恩 、懂得
了 回 报 、懂得 了 珍惜 与 付 出 。人常 言 ：妈
在 ，家在 。母亲 尚 在 ，我们可以孝敬她 ，可
以 围绕在她的 身边 ，可 以做一个她眼 中 永
远长不 大 的 孩子 ，感 受她那份无私 的 、永
不褪 色 的 舔犊之 爱 。无论我们 在外面遇
到 多大的风雨 ，家庭的港湾 是我们永远温
暖的怀抱 。

母 亲 ，感谢您 ！今后 ，我们将会继续
陪伴着您一起游览祖国 的大好河 山 。

关 于 爱 情
——写给为 情所困 的年轻朋 友

□ 徐剑铭

热恋

有一种 爱被称 为 热 恋 ，
一粒 火 星 ，点 燃一 片 荒原 。

火 苗 瞬 间 化作烈 焰 ，
焰 火如舞 ，妖娆妙 曼 ，
在寂寥 的 原 野上飞 舞盘旋 。
一 团 热 浪扑 面 而 来 ，
心 中 一 股燥热 ，
眼前一 阵 晕 眩……

这 时你 最好 闭 上双眼 ，
疯狂的 ，从不 隶属 久远 ！
那 火 焰 不 会让凤凰涅 槃 ！
睁眼再 看 时 ，它 已 熄灭 ，
地上一 滩 灰烬 ，

空 中 一 缕轻烟……

苦恋

有一 种 爱被称作苦 恋 ，
一 杯苦 酒 ，难咽 却 不得 不 咽 ！

因 为 你 必 须 放 下 ，

放 下 ，有 时 比举起更难 ！
天 架鹊桥 ，怎奈银河遥远 ，
抽刀 断 水 ，难为 了 三尺龙泉 ！
昨 日 酒 醒何处 ？

今 宵何处 梦断 ？

岛 礁 守 望 ，不 见远方 帆影 ，
暗夜徘徊 ，怎窥得 月 宫婵娟 ？
人道是天 涯 共此 时 ，
咫尺天 涯 最是不 堪 ！
崖 下 一棵老树 ，
长 空 一 只 孤雁……

失恋

有一种 爱 芳 名 叫 失 恋 ，
春 宵 苦短 ，梦醒 时斯人去远 ！

万种风情 ，化 出 千 重缠绵 ，
山 盟 海誓 ，吟成浪漫诗卷 。
一 个 曰 ：曾 经 沧海……
一 个云 ：除却巫 山……
刹 时人去楼 空 ，
曲 末终 ，人 已散 ！

慢慢慢 ！且莫说肝肠 寸 断 ，
天地 洪 荒 ，谁 能挡风云 变 幻 ？
落花有意 ，流 水无情 ，
又何苦把栏杆拍遍 ？

春风绿 染 芳草 ，
真情在 ，月 儿 圆 ！


